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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场景总是浮现在韩凯的脑

海中：1990 年，他在哥伦比亚做志愿者

时，在医院走廊的镜头，有一群唇腭裂

的小孩围在一块镜子面前。 其中一个小

孩用手指拼命在嘴上挤来挤去。
西班牙语的翻译告诉韩凯：这个小

孩子知道他已经排上手术名单，他已经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手术之后的他是什

么样子。
“我听翻译说完，心里一酸。 别看这

个小孩才六七岁， 他心里已经很懂事，
他们对外形的追求已经非常迫切了。 从

这以后，我下定决心，我和妻子这辈子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韩凯说。
让韩凯一直放不下的还有一件事。

有次去洛杉矶做志愿者活动，活动中有

一个华裔男生，这个男生在志愿者活动

中很勤快，让人喜欢。 由于两人都是中

国人， 韩凯和他用中国话交流了很多。
韩凯得知他父亲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几
年前从武汉搬来了美国。

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这个华裔男生

给韩凯写了封信。 信里告诉韩凯：在中

国，他是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

孩，但是一到洛杉矶，发现完全不能这

个样子了。 他的父亲在两份华文日报里

做编辑，妈妈在餐厅里打工。 他刚到美

国时，英语不好，个子不高，在公立学校

里常常受人欺负。 于是他就拼命地学习

好功课，是学校里为数不多功课都是 A
的学生，因为功课好他赢得了大家的尊

重。 他的父母平时会跟他说，谁的小孩

进了哈佛，谁的小孩进了斯坦福。 他也

跟父母保证自己会考上美国前五名的

大学。 但是这次参加完“微笑行动”后，
他改变了主意，他要报考医学院，这样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后来我把这封信给大家看，凡是

看的人都要流眼泪。 可惜我回来以后搬

家，信弄丢了。 这个人我一直想找，但没

找到，如果他真的成了一名医生，那也

是很欣慰的事，我已经托了很多朋友帮

我找这个华裔男孩。 ”韩凯说。
2013 年，“微笑行动”到广西南宁开

展志愿者活动，其中有一个北医三院的

谢教授，他一直参加“微笑行动”，他喜

欢给小孩拍术前和术后手术对比照，有
时候还会给志愿者活动拍的照片和视

频刻光碟留纪念。 那次参加完南宁的活

动后，他没吃晚饭就要匆匆赶回北京。
他对韩凯说：“韩医生， 不好意思，

今天的晚饭我不参加了。 我最近身体出

了一些问题，已经出现两次上消化道出

血的情况。 说不定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做

你们的医疗志愿者。 如果我这次回北京

手术顺利的话，我会再做十年志愿者。 ”

“我一听很难过，连忙安慰他。半年

以后，他手术恢复得很好，一年之后又

成了我们的志愿者，他现在每年起码参

加一两次志愿者活动。 不但他参与，他
还招募了很多其他同行参加。 ”韩凯说。

去年 12 月，“微笑行动” 到曲靖做

志愿者活动时，有一位西安交通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的余医生，他是第一次参加

志愿者活动。 最后的志愿者分享环节

时，他说，我们不但是帮助了别人，对自

己也有很大帮助。 回到西安后，他在微

信群里发了一段话：“最让我感动的是

这些非医疗志愿者， 以前做医生时，总

认为治疗是医生和病人的事，现在没想

到这么多非医疗志愿者的参与。 正是由

于他们的参与，使医疗活动变成一件具

有社会关怀的事。 我想起刚入行时的医

生宣誓，这次志愿者活动又让我找回年

轻时的激情。 以前常常想的是换个更大

的房子或更好的车子，在这次志愿者活

动中， 当我在缝小孩嘴上的裂痕时，我

找到了内心深处那份静静的安宁。 ”
“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坚持 28 年的

力量来源，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我一分

钟都坚持不了。”韩凯有些激动地说。正

如这些参加完“微笑行动”被感动的志

愿者一样，韩凯在心底所积累的感动已

经数不胜数。

在帮助唇腭裂孩子做手术的过程中，
韩凯见证了很多小孩人生轨迹的转变。

1999 年， 韩凯带了一些中外志愿者

在菲律宾做手术，他为一个 4 岁的小女孩

做了手术。这个小女孩后来成为一名歌星

和电视台主持人，去年年底韩凯还接到了

她的结婚邀请函。
有一次她来到杭州，问韩凯能不能接

受她的采访。她问：“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

这么多年？ ”韩凯当即回答说：“这个世界

上没有再比我更幸运的人了，你是我曾经

手术的一个孩子，现在竟可以做电视台的

主持人，拿着话筒采访我，这就是我坚持

的所有诠释，做所有事情都值得了。 ”
2007 年， 韩凯在杭州发起并成立了

中国第一家“微笑行动慈善医院”，这是一

个专门为唇腭裂患儿进行矫正手术和治疗

的专业医院。 每年，医院依靠社会募捐可

为唇腭裂患儿进行 2500-3000 例免费手

术，使更多的患儿不仅可以在良好的环境

下得到救助，还能获得长期的跟踪治疗。
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的成立对中国

的“微笑行动”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在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成立以前，“微笑

行动”完全是流动式的医疗队。有些做过唇

腭裂手术需要后续跟进治疗的小孩会面临

找不到“微笑行动”志愿者，“微笑行动”志
愿者也很难再找到他们的情况。 现在有了

这样一个基地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2007 年成立的杭州“微笑行动”慈善

医院，承担的任务非常重，这几年几乎每

个月都会派出一个巡回医疗队到全国的

各个山区，去开展志愿活动。 团队志愿者

们带上医疗设备、器械、药品，去之前不仅

要跟当地合作的医疗机构联系好，还要对

每一位将要得到帮助的孩子、家庭，逐家

逐户打电话筛查随访一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我们

每到一个地方去， 一天标配工作时间是

12 小时—14 小时， 一个孩子从病房进手

术室，再到手术室出来，顺利的话要两个

小时。 一个大夫一天最起码要做 6 到 7 个小

孩的手术，多的 9 到 10 个都有。 ”韩凯说。
韩凯的非医疗志愿者团队中，还有很

多志愿者是来自上海的几家航空公司的

机长。像在空中将乘客安全地从始发地送

到目的地一样，他们从病房把孩子送到手

术室门口，做完手术再从手术室门口送回

病房。其中有一个机长曾对韩凯说：“我也

是个有孩子的父亲， 我的孩子很健康，就
凭这一点，我也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

韩凯说，自己和团队做的工作永远是

对政府做的事情的一点点补充。这个事情

真正要做好，肯定是政府引领，社会力量

参与。 “微笑行动” 在广东做志愿者活动

时，有一个市长就问卫生局长，我们这里

一年有多少唇腭裂患儿出生？卫生局长跟

他讲数量还不少。 他说，我每年少修一公

里高速公路，你 3 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如果各地都能为此少修一公里高速

公路的话， 那全国唇腭裂的孩子都能得到

帮助。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政府，比如

列入医保、列入国家重点帮扶的项目，这些

都是最精准的扶贫。 治愈好一个唇腭裂孩

子，他可以更阳光地走向社会，家庭也不必

背负太多的负担。 ”韩凯说。
“微笑行动”有很多的捐赠者都是默

默无闻，他们要求不说出他们的名字。 每

年年底，韩凯团队会把捐赠者所帮助小孩

的姓名、年龄、住址、联系方式和术前术后

的对比照片给捐赠者提供一份。 韩凯有一

个朋友曾慷慨捐赠了 100 万，当他在心理

毫无准备时收到这些孩子 “微笑”的照片

后， 泣不成声地说：“这份东西太沉甸甸

了，我们只是给了孩子们最最起码的人生

尊严。 ”

唇腭裂这个先天缺陷问题是完全可

以治愈的。 韩凯所说的 治 愈 是 指 ：和 患

者 坐 着 讲 话 一 般 是 看 不 出 患 者 有 明 显

的脸部轮廓畸形， 也听不出明显的发音

不正常。
这两个标准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需

要多专科协同治疗，即序列治疗：外科医

生的手术治疗、 语音训练师的讲话训练、
口腔医生做牙裂的整形。如果有心理问题

的话，还需要心理医生的干预和指导。
“我们经常会说‘孩子脸’，‘孩子脸’

最终会变成‘大人脸’。颅骨是由一块块骨

头构成的， 每一条骨缝都是一个生骨中

心。 孩子脸在青春发育开始，性激素分泌

的时候开始长了，唇腭裂的孩子除了有软

组织的缺损以外， 也有一些牙槽骨缺损，
这样就会造成继发畸形。整个治疗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如果有

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治疗的话是完全可以

治愈的。 ”韩凯补充说。
“微笑行动”的所有善款来自民间捐

赠， 主要的治疗对象是贫困地区的小孩。
虽然这个病可以治好，但是时间却是非常

迫切： 当一个家庭有了这么一个小孩，这
些家长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当这些孩子一旦懂事之后，即便是做了手

术，心理也会留下阴影，特别是女孩子。
韩凯认为最好的治疗时间是 3 岁以

前，他说：“3 岁之后，孩子的神经发育慢慢

成熟，对事情会有记忆。我们希望当他进幼

儿园或者小学时已经有个相对正常的容

貌，讲话也可以正常发音，能够和小伙伴有

正常交流。 交流有三个方面，视觉、表情还

有语言。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也发现，早期做

唇腭裂修复的孩子的语言恢复就会很好，
和正常人一样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微笑行动”从 2016 年开始，被全国

妇联列为品牌公益项目。 因为在多年的

“微笑行动”中发现，如果一个家庭有这样

一个孩子， 承担痛苦压力最大的就是妈

妈。有的妈妈从怀孕开始就知道孩子是唇

腭裂了， 但她们还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

来。 从生下来之后，承受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裂在孩子嘴上，痛在妈妈心里”。
根据统计数据，唇腭裂发病率是每六

百或七百个围产期（指怀孕 28 周到产后

一周这一分娩前后的重要时期）就会有一

个先天出生缺陷的孩子。 在二胎政策之

前，全国每年新出生的唇腭裂患者将近有

3.5 万名左右。 唇腭裂是先天出生缺陷发

病率第二高的疾病，我们国家目前的唇腭

裂发病率，在全球是最高的，尽管中国唇

腭裂医生的从业人数在全世界也是最多

的，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不够。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 唇腭裂手

术有很大进步， 包括手术方式的改进，麻
醉的改进，序列治疗的理念变化，都是有

进步的。 但是在韩凯看来，有一些关于唇

腭裂的科普工作仍然没有做到位：前几年

甚至在有的贫困地区还有人直接放弃唇

腭裂的孩子，将他们遗弃。
“撇开道德层面的东西不说，之所以

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

孩子比较无助不知道怎么救治。有的父母

可能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当他们了解这

个病能完全治愈，而且在社会上有种种渠

道帮助， 他们是不会忍心做出这样的事

的。 ”韩凯说。

1989 年初， 正在上海市第九人民

医院整形外科学习的韩凯经中国整复

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涤生的推荐，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

学习。
早在 1982 年， 弗吉尼亚医学院的

威廉·马吉博士和妻子创立 “Operation
Smile（国际微笑行动）”，为患唇腭裂的

贫困儿童及患者提供免费手术，让他们

重拾生活自信。
1989 年下半年，国际微笑行动在弗

吉尼亚医学院征集有显微外科技能的

志愿者医生参与，韩凯报名参加了。 当

时医院来了六七个从加纳来的孩子，他

们是来做皮瓣修复手术的。 这次的志愿

者活动结束后，活动的发起人———弗吉

尼亚医学院整形外科的一位教授专门

在一个早晨介绍“国际微笑行动”。
原来，前段时间“国际微笑行动”在

加纳做志愿者活动时，除了唇腭裂患者

以外， 发现这几个小孩嘴唇也需要治

疗，但当地是没有这个医疗条件 ，于是

就把这几个孩子带到美国治疗。
韩凯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学习之

前曾是杭州整形医院第一任的整形外

科主任。 张涤生教授介绍他去美国前，
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去了美国

之后， 除了学书本上的知识和手艺外，
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当地的医疗团队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 把这个平台搭建好 ，
对 于 我 国 医 疗 事 业 的 发 展 是 会 有 帮

助的 。 ”
听 完 美 国 “微 笑 行 动 ”的 讲 座 后 ，

韩 凯 立 即 给 张 涤 生 教 授 打 了 电 话 ，说

了自己想法： 想请这些美国的志愿者

来中国开展这个活动 。 张涤生教授立

即表示了支持。 韩凯让同是整形外科医

生的夫人先回到杭州，协调杭州的卫生

行政部门和医院，为在中国引入 “微笑

行动”做准备。
1990 年 11 月，韩凯为了说服这些

美国志愿者———中国也有条件做这样

的事情。 他专门找了浙江天台县一个

9 个多月大的唇腭裂小男孩做手术，这

也 是 中 国 “微 笑 行 动 ”的 第 一 个 孩 子 。
至今 ， 韩凯依然和他保持着联系———
当 年 的 小 男 孩 大 学 毕 业 后 进 行 了 创

业， 现在已经是有了两个可爱女儿的

父亲。
1991 年 5 月，第一次国际“微笑行

动 ”在杭州开展时 ，报名治疗 的 有 300
多个小孩，但是医疗资源有限 ，当时只

能为 160 多个孩子做了手术。 那时，有

些 病 人 家 属 扯 着 外 国 志 愿 者 的 袖 子 ，
希望这些外国医生能帮自己的小孩做

手术。 但是外国志愿者听不懂中国话，
大家纷纷跑来韩凯这边 ， 让他帮忙做

说服工作。 让韩凯印象深刻的是一对

老夫妻，他俩一直等到最后一天 ，还是

没放弃地对韩凯说 ：“我们今年肯定排

不上了，你们明年还来不来？”韩凯不忍

心回复说 “不来了”。 他对这对老夫妻

说：“我尽可能争取，拿着今年没排到做

手术的患者名单去说服外国志愿者。 ”
1996 年前，韩凯每年带着国外志愿

者来到中国为唇腭裂患者做手术。 1996
年年底，韩凯辞掉了在弗吉尼亚医学院

的工作回国做医疗领域的投资创业。 他

由一个朝九晚五的医生变成一个经营

管理者。 自此，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来从事“微笑行动”。
他召集了一些同行，大多是之前在

第九人民医院学习时认识的整形外科

医生和口腔医生，再联系贫困边远地区

的医院到当地做手术。 慢慢地，这样的

手术越做越多。
“唇腭裂患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

病率都差不多，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也

有，只是我们平时不太能看得到 ，因为

这些大城市的孩子发病以后能及时得

到治疗。 但是在一些边远山区、经济欠

发达地区就见得多了。经济差距造成医

疗资源发展的不平衡， 在边远地区，这

样的医疗资源很缺乏。 ”韩凯说。

韩凯：让每个孩子都能天使般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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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三分钟， 就有一位唇腭裂孩子出生。 中国每 600 名
新生儿， 就有一位唇腭裂宝宝。 这些孩子即便幸存下来， 通常也
无法正常进食和说话， 更无法展现灿烂微笑。 从 1990 年在杭州
的第一台手术开始， 28 年来， 韩凯带领团队足迹踏遍中国， 为
全国 3 万多名贫困地区的唇腭裂患儿提供免费医疗救治。

听完韩凯的故事， 总有人肃然起敬地问他： 你怎么能坚持这

么多年？ 但在他看来， 他却因为这份坚持成了最幸运的人———当
他救助的唇腭裂患者十几年后成了一名主持人并采访他。

“这就是我坚持的所有诠释， 做的所有事情都值得了。 任何
人心底都有一份柔软的善良， 把这份善良唤醒时， 社会就形成一
股向善的力量。” 韩凯说。

这 28 年来， 韩凯更感激的是自己身后医疗志愿者和非医疗

志愿者团队。 “微笑行动” 在全国有上千个医疗志愿者和上万个
非医疗志愿者 ， 有的志愿者 ， 一参与就是 20 多年 。 这么多年
来， 令韩凯潸然泪下的画面有很多， 他有时甚至觉得不是他在帮
助这些孩子， 而是这些孩子在帮助他。 或许正如一位西安交通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志愿者说的那样： “当我在缝小孩嘴上的裂
痕时， 我找到了内心深处那份静静的安宁。”

“给孩子们最最起码的人生尊严”
“尽可能争取让外国志愿者来到中国做手术”

“我找到了内心深处那份静静的安宁”
“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坚持 28 年的力量来源，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

我一分钟都坚持不了。” 韩凯说。

有些病人家属扯着外国志愿者的袖子， 希望这些外国医生能帮自
己的小孩做手术。 但是外国志愿者听不懂中国话， 大家纷纷跑来韩
凯这边， 让他帮忙做说服工作。 韩凯说， 团队做的工作永远是对政府做的事情的一点点补

充。 这个事情真正要做好， 肯定是政府引领， 社会力量参与。

“裂在孩子嘴上，痛在妈妈心里”
有的妈妈从怀孕开始就知道孩子是唇腭裂了， 但她们还决

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从生下来之后，承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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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佩珍

青年韩凯在广东省肇庆市为唇腭裂

孩子进行检查。 “微笑行动” 在中国的

推广， 除了给病人带来帮助， 还推动了

我国唇腭裂治疗技术的进步。 “微笑行动” 志愿者团队给予韩凯坚持的力量。


